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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一书
中，作家长江在中国100年的经纬发展历史
上，巧妙地选择了不同历史时段的一两个人
物，书写他们在人生青春时期的方向、道路、
事业和行动选择情形，以及此后因这种选择
而产生的人生作为与出色表现，在回望前路
的时候，清楚地感受和认识到，青春时期人
生选择和坚持的重要作用及意义。这些人
物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虽然不尽相同，但他
们在各自人生的方向认知和坚定选择及事
业成功的结果，却非常具有说服力量。这是
独特的回望和经验书写，也是非常真实和
形象生动的人生叙述，在历史的百年空间
和不同人生的个体经历、事业命运、社会表
现等方面，都具有个性品格和珍贵的历史现
实意义。

书中写到，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生长在
上海的富裕家庭，日寇入侵上海、危害作恶
的现实，催生了她的强烈爱国热情，不顾家
庭反对，奔去“打鬼子”的战场。几经辗转，
16岁时来到战时的重庆，感受和接受共产党
领导，以青春的热能与坚强意志积极参加抗
战演出，“炸不死，就要上台”，一步步走向演
艺人生高峰。秦怡曾经说：信念不倒，天就
塌不下来！是上海的战火，是抗日的战火

“烧出了”我的坚强。秦怡一生经历坎坷而
事业成功，同她青春时期的正确选择与持续
的坚持密切相关。又如惊天地泣鬼神的英
雄朱彦夫，日军杀害了他的父亲，他的右肩
又被残忍地砍了一刀，在生活难以为继的时
候，14岁时他决心投奔八路军，将自己的一
切交给了党和国家、人民。在抗美援朝的战
争中，他因参加战斗严重冻伤，93天昏迷、43
次手术，失去了左眼和四肢之后，依然有青
春的坚定追求，抱着“与其腐烂，不如燃烧”
的信念，带领乡亲改变家乡面貌，感天动地
的精神行动震撼人心。还有李桓英，在美国
求学之后，服务于联合国世卫组织，却在
1958年主动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

件，选择回国。经多年持续奉献和科学探
索，在治疗和防治麻风病的事业中为中国和
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她说：国家需要，患者
疾苦，时代使命，就是我追求的人生精神事
业。2017年，李桓英95岁高龄时申请加入
中国共产党，令人深思和感动。

另外，多年坚持在沙漠中种树的殷玉
珍，经历过说不尽的艰辛和汗水付出，硬是
以看似柔弱的女子之身击退沙漠危害，以青
春的年华书写人间奇迹，造出数万亩新绿；
不惧风险、在鲜为人知的岗位无私奉献的白
崑顺，48年为中国卫星加注燃料，手指都被
腐蚀得没有了指纹，每次要冒险连续工作十
几个小时，26次无任何差错，成为顶天立地
的大“工匠”；革命先烈李大钊的后代李宏
塔，继承先烈遗志，不忘初心，以“人民在我
心中”为准则，严格律己，真诚服务国家和人
民；不断研究创新、投入无限心血，终于成功
研制出具有领先世界科技水平的“铷钟”的
贺玉玲；以动人的创新创造精神和探索行动
成功地解决了“蛟龙号”“深海勇士号”等重
要技术难题的杨锐、张敬杰；经历无数艰难
为大山深处的女孩子创造学习环境，改变她
们自己和家庭贫困命运的张桂梅；湖南高考
状元钟芳蓉选择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以“敦
煌女儿”樊锦诗为榜样，决心将青春和人生
投向考古学的故事等等，都非常具有发人深
思的启示力量。

当我们随着作家长江的采访和描述，感
受不同人物曾经或正在行动着的真实青春
之后，不由得有一种青春宝贵和青春需要沸
腾的强烈感受。青春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期，
它往往决定着人生的方向道路和后来的生
活。以上这些人物的青春时期，外部环境的
变化非常复杂剧烈，对于青年来说，混沌、盲
目、犹疑、或简单的等待、抱怨，甚至消沉的
放弃，都不是正确明智的态度。环境或许不
是个人能够完全掌握的，但人却可以拥有自
己认知选择的权利。那种放弃自我能动性，

总是抱怨环境、叹息自己生不逢时的人，获
得的永远都会是哀叹。只有清晰自觉地融
入时代，循道承负，在伴随社会文明进步的
使命追求中辨明方向，找准自己的位置，不
断修行，奋发坚持，方能有益于人类文明和
社会发展，成就自己的人生。相信作品中
展现的他们曾经沸腾的青春，能够焕发读者
的激情，尤其是对于广大成长中的青年读
者，更是非常切实和动人的榜样参照。

《一百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如同一
个筒状望远镜，使我们看见深远的历史路
径，也看到身边的当下，有非常丰盈的社会
人生内容。但这毕竟不是专注历史内容的
表达，所以，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用精简
的“历史年轮”文字交代时代社会背景，着
力于对具体的人在各种经历的环境中的
个性表现展开描述，这样机智的处理，让后
台背景和舞台中间活跃的人物都得到很好
呈现，既相互联系、照应，又各有轻重、远近
互补。

长江长江《《一百年一百年，，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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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者还叫张波的时候，上的是中文系。后
来想到北大读硕士，却读了法律系。上中文
系的时候他对文学没什么好感，读了法律系
他却深情地怀念起了文学，开始写小说，而且
给自己取了文言式的笔名张者，译成白话就
是“姓张的人”。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我曾
经猜测，这或许说明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
是一个对家族问题很敏感的人。我曾经和他
讨论这个问题，他呵呵一笑未置可否。但是
最近几年，他在写作中呈现的种种变化，似乎
验证了我的猜测。

熟悉张者的读者或许记得，张者最早引起
文坛瞩目的，是他的校园三部曲《桃李》《桃
花》《桃夭》，我称之为“桃色系列”，人们称之
为“大学系列”。三部曲第一部《桃李》因与拙
著《花腔》同年（2002 年）出版，经常被人同时
提起，我不由得开始关注这位作家。《桃李》聚
焦于校园的爱情故事和学术生态，但用的是
年轻学子的视角，有一种发现了生活秘密的
喜悦，笔调轻松幽默。到了《桃花》，张者运用
了自己的法学背景，写的是证券法师兄以玩
世心态搅入情感游戏，最终却为情所困的故
事，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罪与罚”。及至《桃
夭》，小说已是回忆性视角，30 年前的情爱与
猜忌扑面而来，轻喜剧式的故事却透露出人到中年的
张者苍凉的心境。我之所以重新回顾张者的名作三
部曲，是想说明，张者的故事虽然常常给人以轻松俏
皮的印象，但小说的视角、主人公的知识背景、经历和
喟叹，都说明张者其实入戏很深。

三部曲之后，作者从桃园生活转向新疆题材。这
还是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因为张者是新疆建设兵团子
弟，称为“兵二代”，就是被父辈们“献了青春献子孙”
的那一代。他的《老风口》虽然写的是自己父辈的生
活，但毫无疑问，那也是作者童年经验的呈现。对主
人公胡一贵（外号胡日鬼）的性格、命运的展示，既有
张者的惯有风格，又有新的拓展。事实上，正是通过

《老风口》，我看到了作家张者的稳定性和丰富性。他
有能力去表现性格各异、文化传统各异的人物，并让
他们在恰当的叙述链条发展出各种的命运。这部多
少被忽视的作品，对张者而言其实是一部相当重要的
长篇小说。需要再强调一句的是，这部作品的出现，
预示着作者一旦跳出桃之夭夭的都市和校园，西部的
酷烈就会随风而至，但是酷烈中却带着不泯的柔情。

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又写出了相当深
情的中篇小说《远水》，以及他近来捧出的《虚构的花
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正如《虚构的花朵》所写到

的，沙漠与绿洲只有一步之遥，一条细细
的水渠将之连接起来。事实上，就文本而
言，那涓涓细流连接的是两种生活、两种
心境、两种风格。位于水渠旁边的兵团子
弟学校的学生张波，从水渠里看到了自己
的影子，看到了更多人的影子。这三篇小
说可以放到一起来读，尤其是《虚构的花
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几乎可以看成
一对龙凤胎，一篇阴柔，一篇阳刚。《虚构
的花朵》讲述了特殊环境下的爱情故事，
充满了忧伤；《山前该有一棵树》却讲了
一棵向死而生的胡杨树的故事，让人读后
臂膀耸起。这两部小说，故事性都相对散
淡，类似于回忆性散文，但其中隐含的戏
剧性冲突却极为生动：在人生的门槛，小
主人公都第一次经历了成长和死亡。我
阅读的时候，不断想起海明威笔下的密执
安营地，想起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故
事集》。

总的来说，张者的写作越来越内敛
了。某种意义上，随着回忆的加深，张者
的小说是以“去风格化”的方式来完成自
己的风格化。我将张者近来的写作看成
是他的“朝花夕拾”，小说的人物、场景，

如同天幕下的某种剪影，情节似乎只是剪影与剪影的
位移。当然，你可以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去品读这两部
小说，可以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去分析它们，甚至可以
从地方性写作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但我最感兴趣的
却是，从早年的“桃色系列”到如今的“西域系列”，张
者的小说都有哪些变化中的不变，以及不变中的变
化？变化与不变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张者眼下
的小说？

张者近年就像一只候鸟，冬天在重庆，春暖花开
时来到北京远郊一个叫湾子的地方。他在那里读书
写作，养花种地。孤寂似乎是难免的，但他却是相当
享受。早年北大校园里的那个长发飘飘的、浑不吝
的、逃离式的法学硕士，如今成了一个双鬓有霜的、嘘
寒问暖的、披月荷锄的人，这当中已有多少岁月流
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心魂其实从来没
有彻底安定下来。比如，他总是一遍遍地回到新疆。
没错，说到去新疆，他说的都是“回”新彊。我开头说
过，他应该是个怀旧的人，对父母生活的地方、对自己
的童年记忆有着深刻感受的人，如今看来没有说错。
对他来说，回新疆大概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重回种
子的道路”。所以，他的系列故事肯定还会继续，因为
种子总是要再次发芽，并且生长。

诗是通往澄明之境的云梯
——评李浩的诗集《奇迹》 □尤 佑

钟兆云以传记作品成名，著作等身，其创作的成
就与勤奋是众所周知的。也许是在党史部门工作的
关系，他对历史的追寻与兴趣不仅执拗，也令人动容
与敬服。对待崇敬与熟悉的历史人物，他更是如诉
家常，宛如亲人一般。谈至动情处，每每哽咽泪下，
实乃真性情也！长篇小说《海的那头是中国》洋洋洒
洒50万余言，生动谱写了一曲海外华人华侨忠勇报
国、赤诚爱国、一心护国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小说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顾华为主人
公，通过他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与探究，揭开了有着百
年恩怨情仇的两大华侨家族的历史，展现出晚清以
来海外华人华侨跌宕起伏的命运与始终不渝的民族
情感。在回溯两大家族爱恨情仇、交好反目的往事
中，串联起三洲四地的海外华人华侨爱国护国的感
人故事，揭开了峥嵘岁月里华人华侨隐秘的爱国行
动以及被时局左右的无奈与命运。在小说中，钟兆
云以执著的眼光与勇气正视着故土与历史，并以海
外华人华侨为题，希冀打开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另一
扇门。这当然是一种野心，是一种真正的小说家的
野心。

说到底，回望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审视与反
思，而在背后便是苦痛。钟兆云的优点是不言而喻
的，那就是对故土的执著与对人物的悲悯，对时下一

大批热衷于传奇、只讲技艺不重视故事的小说家来说，钟兆云的这种
执著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他不在意于小说花哨的技法与语言的铺
张，而是用一种非常直接与朴素的表达贴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智慧。他似乎一开始便切进了故土的肌肤，深深地扎
根于故乡带给小说主人公的苦痛与忧伤，以一种执著的回望之姿，展
开了对历史深入的反思与内省。

当然，作为身处城市的现代人，回望是艰难的，因为回望不仅是
对故土与历史而言，更是对思想与心灵而言的。没有思想，回望便只
是回忆与记录，而不是反思与发现；同样，没有心灵，回望便只是过去
的人物与事件，而不是情感与苦痛。在《海的那头是中国》中，“我”的
父亲是入过“洪门”的“革命童子”，是留学过苏联的共产党员，在革命
的大熔炉里修炼过，锻造了筋骨。但对革命未完全理解的他，像个莽
撞的马前卒一样，会偏向、会落后，哪怕后来站到了敌对阵营，但是那
颗赤诚的爱国心始终未改。

当然，我也还有些微不满足，在人物与故事背后，在历史的背后，
我们是否还能出示些什么？这不仅仅是钟兆云的问题，也是整个中
国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许多作家执著于对故土的回望，但他们的
回望同样没能跨越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心灵，他们都意识到了回
望之难。回望之难不仅因为一个时代，更因为人的心灵。一个作家，
如果没有时代与心灵的积淀，那他注定在回望故国故土时是无力的、
肤浅的。

这种无力感正是中国作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与困境，正是因为对
时代与社会的力不从心，我们看不到清晰而有力的表达。钟兆云的
小说常常出示一种多义性，这种多义性往往是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带
来的。他在小说里常常不只有一个主人公，也不只有一个故事，如
《海的那头是中国》就显示了小说的多义性与故事的多种可能性。当
然，这种随意性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小说的内蕴更丰富，故事因
此多了不确定性，给人以思考；缺点是冲淡了有力的主题，让意义变
得模糊。

另外，我还想说，小说就是小说，虽然小说要尊重历史，但塑造人
物还是首要的。如何揭开个体人物命运与历史的偶然、必然之间的
隐秘联系？如何打开个体人物在历史面前或喜或悲的宿命？这应该
是小说家努力的方向。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怀、人物的思想，是小
说的命脉所在。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小说的根本目标。

夜扬州：诗意、画意、情意
——评晏明《扬州夜访录》 □殷智轩

从《扬州画舫录》到《扬州夜访录》，昼
夜交替，风景更迭，古韵留存。历经百年，
扬州城在“二十四桥明月夜”里寂寂沉睡，
在“波心荡，冷月无声”里徐徐叹息，在“二
分无赖是扬州”里缓缓苏醒。今人晏明，便
在这沉睡与苏醒之间，寻觅出了扬州的另
种美丽。他以四季为界，灯火为伴，双脚为
尺，走遍古城大小八十余地，将建筑之美、
历史之故、食物之饶融汇其中，既存古人余
韵于往昔，又留诗意文化予今朝，从而使得
夜扬州也别有一番情致和诗情画意。

全书以作者夜游的行动轨迹为主线，
众多美文集结而成，它们与历史典故衔接，
撷取诗词颇丰；与建筑气质关联，造就画境
颇美；与生活变迁融通，流露情感颇真。因
此，诗意、画意、情意，于古城的一角铺展开
来，渐渐绘成一幅广阔而深远的社会图景，
藏着过去，也伸向未来。

扬州月、扬州桥、扬州河、扬州街，自
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吟咏的对象，所以作
者在这些篇章中都或多或少插入诗词来
润色，譬如在《夜咏扬州月》一篇中，晏明
总结了扬州月的几种气质：大气、豪放、灵

气、婉约、文气、宜人和善解人意、别出心
裁。且每种气质都对应着一句诗词，其中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人
情相通、和人心相连，确是善解人意、知人
愁思。如此之例，不胜枚举。

古人之意亦已知晓的同时，晏明并不
止于此，而是凭借对古诗词的理解和今人建
立起面对面的文化交流。“夹岸画楼难惜醉，
数桥明月不教眠”道出了作者夜就小秦淮时
难寻当年繁华景象的落寞和感伤，正如文中
提及，“逝去的岁月，谁也打捞不起”。当一切
物是人非，是对逝去岁月的惋惜，也是愿更
多人寻觅至此，于闹中取静里体味古人心
境，了解文化内涵一二。寄居于晏明笔下，
琼花观“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
春”，以厚重的历史底蕴得其建筑构思。宋
夹城“无限残红着地飞，溪头烟树翠相围”，
在湿地风韵一面独具特色。皮市街“惟泰

元尊，媪神蕃釐”，在佛道儒三派的氛围中
厚积薄发，呈现慢生活的节奏和态度。

以上种种，皆是作者在古今融合里目
睹到的关于扬州徜徉的诗意，它如古城的
底色般，涌现着不为人知的旧时光。因而，
当诗词融入文字的脉络成为一种流淌的
血液时，诗意便藏匿于夜扬州之旅的行文
之中，带着诗人的情致，也带着晏明的情
绪，潜移默化地使人感知到。

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记忆，同时也是一
座古城的灵魂所在。晏明利用自身优势，
在文字中加入了古建筑构造和重建的相
关知识。因而，使得《扬州夜访录》不仅铺
展开过往的江南街巷画卷，还展开了一幅
当代建筑重建后的社会图貌。且以夜之视
角出发，这些建筑的绘画美更有一种意境
感笼罩其中。跟随晏明夜访的足迹，走过
两次改造的教场，穿行在自然设计双重美

的润扬大桥，经过文化交织的大王庙，驻
足充满复建智慧的东门遗址……四通八
达的交通网覆盖于扬州城的每个角落。作
者虽各自为篇，但每行一处，都深有感触。
情感之中，交杂着对古建筑传承和保护的
使命态度，又饱含着对古城未来建设的期
待和憧憬。在历史的进程中，城门、街区，
承载着朝代的悲喜和经年的沧桑，于是重
建与修复在作者的笔下显得格外突出。

此外，晏明另辟蹊径，夜走旧路，描写
了“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生活画卷和“种遍
菊花年最久”的清幽画影。在众多如淮海
路、长春路、汶河路等特色小道上，夜令扬
州味愈发浓烈。而且近年来，餐饮文化、建
筑文化、景观文化不断崛起、发展，作者就
此巧妙捕捉到了夜间出行的人们慢节奏
的生活姿态和快意的人生态度。从个人的
悲喜出发，到古城万象，由此逐渐望见整
个扬州城的壮阔画卷。

诗意和画意构成了夜扬州的美色，情
意赋予了夜扬州活的灵魂。晏明以一方水
土为引，道出了一位扬州人心底的故事和
缱绻的思绪。

诗集《奇迹》收录了诗人李浩2005年
至2016年间的作品。每一首都注明了创
作时间和地点，此举表明诗人创作的系统
意识，尤其是思想性阐释的坐标系得到体
现。当然，对于评论者来说，此举意味着考
据与梳理。除此之外，李浩还出版了《还
乡》等诗集。相对而言，《奇迹》的创作时间
要早一些，多数诗歌创作于30岁之前。难
以置信，阅读这些诗作，我几乎看不出诗歌
技巧练习的痕迹，除了某些“荷尔蒙”撞击
的粗粝外，更多的是对世象深透的感受力
以及毫不遮掩的“向上”的求索之心。

李浩的诗性是再思、回忆、回想和回
答，源于世界的存在和世界中人类和其他
在物中心生命现身的原始呼唤。其诗旨在
呼唤人的精神，诗中的理智、意志、心灵、
感觉，到达真理呈现的可能性，以让世界
明亮，让多维的自我分解在词语之中。这
是一种排他性的绝对意志，也是诗人独特
价值体系的诗化再现。亦如他以诗论诗
《在诗里》：“我是一块烧红的铁/至今热爱
水塘/风一吹就对我微笑的水塘啊/就像
开满大树的梨花/我沿着祖先的手和肩
膀/我摸着淮河的裙子/我征服水”。这就
是李浩悖逆的诗学，他的诗歌中充斥着大
量的矛盾，犹如“烧红的铁”与水的共生
长。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没有选择“火”的
意象，而是“烧红的铁”，它所面对的是“微
笑的水塘”“淮河的裙子”。依我看，“火”是
激情，易燃起，易熄灭；而“铁”是本体，经
得起淬炼的存在。诗人对“虚无”而绵长的

“水”，从故乡的水塘到更远的河流，时间
总在驯服诗人，而诗人拥有倔强的头颅，
因为他“沉浸在金子的目光里”。

《消解之梯》以消解之名，建构向上的
诗学之梯。诗人体内流淌的血液，带着母
体的温热与生命，在扩展，在蔓延，不断像
澄明之境攀升。诗人以恣意的创作姿态，
以练达的短语，登天国之梯。显然，“梯子”
的意象，不同于钢筋水泥浇筑的“台阶”，
它是悬空式的木梯，一格一级，一级一档，
而信仰与语言架起了大地与天空虚无的
部分。

“二十三年像二十三枚脚印，在碟盘
底片上/悄然分离、此刻，你不知道你是
谁，也不分辨橙与橘//究竟几米。首先他
得相信，你的心圣洁 茂密爱的/枝叶。它
和你，在阅读他的鞋跟，反阐释他的科幻
性。//而你呵，哪里晓得透明的福与祸，含
有他的哲学明暗/不定，他的不能所欲随
心！他开始幻想，你用手行走。//为了证明
你的假悲悯、真大空，他便行动。倘若可
以，/他将用自己的痛，医疗他人的。整治
吧，他是他的“母亲”//手掌上的裂纹、一
直不退的老风湿。云际有霞，不得/深处，
又有谁令骆驼 穿过针眼，填充他的虚无
之身。”（《消解之梯》）写作此诗时，李浩23
岁。如今，他已近不惑之年了。他所攀登的
云梯，是否坚固如初？他是否看到不同的
风景呢？“云际有霞，不得深处”，唯有“用
手行走”，方知前方阴晴风雨。

《静物诗：七日唐璜》摒弃了拜伦长诗
《唐璜》的口语化与叙事性，充分运用了反
讽艺术，于静物中见喧嚣，于疏离中见圆
融。可以说，拜伦在而立之年写就的《唐
璜》，融合了知识经验与人生经验。李浩的
《静物诗：七日唐璜》则将一种疏离感和向
上的气力，蕴藏在干净、机智的意象之中。
较之前面的短诗来说，李浩有意识地减少
口语，强化了长句的音乐性。所谓“七日”，
也是自我重生的意味，而唐璜的原始造型，
并未在诗中体现。这或许是对“唐璜”的又
一次创生。在欧洲中世纪的传说中，唐璜是
荒诞不经的登徒子，莫里哀和莫扎特对他
有过创作，而后，拜伦将唐璜叙写成为英
雄，与自己的意识相融合。而李浩的“七日
唐璜”，又有一个限制条件：静物诗。

那么唐璜的罪与罚，不是叙事的悲
剧，而是原始的力量。长久以来，人们以为
悲剧故事只存在于他者的故事里，殊不知
悲剧的本质存在于每一个静物里，也可以
说是每一个生命体内。而这种随着生命体
由生至死的过程，充满力量，盈满向上的
精神。倘若你只是生命的旁观者，永远难
以进入生命的真正意义。于此，李浩创作
了《静物诗：七日唐璜》。

“她”与“他”，不局限于“海黛”或“唐
璜”，可以是永恒的生命体。火焰、彩虹、山

雾，受到繁星的阻隔。我们可以彼此听见，
但总是无法圆融。纯洁的雪是灵魂。“灵魂
中的召唤牵引暴雨，/仰望一匹线形白
马”，转而是“枪口”“在闪烁的精神沙滩上
搭建的盒子”，这种违背常规的反制，令人
惊诧。“盒子”可以是“易碎的堡垒”，但“盒
子”一出，前面的象征主义触地成为现实
主义。李浩擅长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
人”熔断。关于欲望，楚王巫山云雨和“隆
起的高压积雨云”并轨，让讽喻的力量再
生，这是一种怯懦的躲闪。

“风造就的无心的湖泊里，麦田荡漾的
宁静里/蹿出一只飞鸟，它穿过光的指环，
预言高墙里的/暗杀现场”。在平静的湖面
下，内潮汹涌；在阔大的光明视阈，弥散着
死亡的音讯。同样，这首长诗中有李浩惯用
的意象，“森林”“坟墓”“青草”，冷色调的词
语并未让人感到绝望，而成为尼采式的“悲
剧力量”。“沿途的清晨走向须弥。生命与生
命里的根茎，/在沙漠之中：接受筛选，接受
恩宠。泥滩上的//河蚌，微风中的叶子，强
光中闪耀的翅膀……/它们的心，开启在各
自的城市。我们打开封禁之书，/感谢狮子
成群；感谢壁虎，提前于我们的视野，//吞
下腹部饱满的雌蚊，静卧在与它肤色相似
的/眼角……他们沿途的希望，是宇宙的未
知，瞬间恢复。”（《静物诗：七日唐璜》）

预言或希望，我们终于看到奇迹诞生
的可能。诗人以神性探勘世俗之心，发现
绝对之“我”与色彩各异却匍匐于地的子
民们，他们在滩涂之上，在清风自然之间，
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之上，唯有一种向上的
意志，才能打开灵魂的自由之门，抵达澄
明之境。


